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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之际的士族生态与幽冀形势

———以王浚为中心的考察

范兆飞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 　 要 ］魏晋之际的党争继续存在于西晋社会，士族升降与党

派分野息息相关。太原王浚家族是西晋党争的积极分子：有的王

氏成员投靠贾充集团，有的则反之，呈现出分流的家族生态。《华

芳墓志》丰富了以王浚为中心的士族网络的认识。王浚家族的政

治动向是两晋之际士族生态的缩影：政治斗争的复杂多变决定士

族生态的多元化。西晋末年以州郡为地理单元的士族交游圈呈现

出分崩离析的样态。王浚都督幽冀诸军事的力量凭借与该地区各

种族的居民结构密切相关，军事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依靠鲜卑

段部和乌桓人，对付羯人的兴起；所依靠的汉人力量则立足幽冀二

州，整合资源。王浚的力量构成体现出血缘性和地缘性的双重特

征。刘琨、王浚在经营北部中国方面存在异同，关于二人的史料记载体现出史家笔法有意增删

的特征。刘琨、王浚经营北部中国的失败，标志着胡汉力量强弱消长的重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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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晋立国短促，无力解决内外交困的政治难题。
关于西晋灭亡、东晋建国道路之形成，学界成果甚

丰，其中田余庆精妙阐释两晋交替的力量传承以及

东晋门阀政治得以生成的历史缘由。① 囿于新资料

的匮乏和研究视域的固化，西晋末年的政治情况在

某种程度上依旧处于雾里看花的模糊状态。魏晋时

期以州或郡为地域载体形成的士族交游网络，在西

晋末年的乱局中分崩离析。选取影响时局的重要区

域，考察国家崩溃之际地方势力的运行实态及其与

社会变迁的互动影响，毫无疑问，可以从空间切面的

维度有机整合相关资料，更为细致地勾勒当时的政

治场景和社会画卷。魏晋时期玄学新风兴起于河南

洛京地区，大河以北诸州如幽冀士人仍然坚守汉人

传统，崇尚经学，渊综广博，兼以地缘接近，风俗相

似，在西晋渐趋消解的残局下，可视作一个地域共同

体进行讨论。② 笔者曾经对永嘉乱后并州地区社会

势力的流动变迁，进行中观维度的考察。③ 兹不揣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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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以西晋时期一流大姓王浚家族的政治动向为切

入点，①系统考察其家族之政治态度，进而重点剖析

王浚都督幽冀二州的力量凭借，并以之与刘琨刺并

的力量构成进行横向比较，力求剖析两晋之际北部

中国地方势力的存在样态，由此深入理解永嘉乱后

北部中国的社会变迁。

一

魏晋之际的士族升降，基本上是沿着党派纷争

的路线得以进行。太原王氏从地方大姓上升为一流

高门，军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② 东汉时期的王

柔、王泽兄弟是太原王氏的可靠始祖③，王浚家族从

王柔担任护匈奴中郎将开始，四代数人，都具备较为

突出的军事才能。政权易代之际，军事才能注定是

士族成员倾力培养的重要方面。汉魏晋皇权嬗代，
士人心中的国家意识日趋淡薄，家族主义渐成气候，
王浚之父王沈在曹马之争中临阵反戈，确立这个家

族“佐命之勋”的显赫地位。魏晋时期以士大夫门户

对立为主轴的党争在嬗代之后并未烟消云散，而是

以斗争合作的复杂态势继续存在于西晋的政治肌体

之内。西晋政坛两大力量的明争暗斗，基本上是以

羊祜和贾充为核心而展开的。④ 太原王氏诸成员亦

积极参加西晋时期的党争活动。
现在以王浚家族为中心讨论西晋党争视野下的

士族生态。中古历史研究的最大困境莫过于资料的

相对匮乏，史传文献和石刻资料构成中古史研究的

资料基石，汉末魏晋由于当时政策的影响，迄今为止

出土的墓志石刻依然屈指可数。１９６５年７月在北京

西郊发现的《华芳墓志》弥足珍贵，庶可补充文献记

载之不足。⑤ 西晋墓志平均高度为５０厘米左右⑥，
该墓志却高达１３０厘米，宽５７厘米，形制之大为迄今

所见西晋墓志之冠，远远超过贾充妻郭槐、贾后乳母

徐美人及晋武帝贵人左棻等女性贵胄的墓志尺寸。
该墓志形体巨大，正是其时王浚在河北地区统治地

位的生动体现。王浚三位夫人依次是济阴文氏、河
东卫氏和平原华氏，其通婚对象的社会地位呈现出

逐次升高之势，并且都位于王浚统治区域内部。⑦《华
芳墓志》显示华芳和王浚联姻的具体时间为太康八

年（２８８年）。而 王 浚 父 王 沈 卒 于 泰 始 二 年（２６６
年）⑧，其时王浚年十五，推定王浚生于嘉平三年（２５１
年）。则王浚、华芳联姻时分别为三十七岁和十八

岁，相差近二十岁。两人连理时，王浚父沈已卒，其

母赵氏生死未知。王浚在《华芳墓志》中声称，“太夫

人在堂”，所谓的“太夫人”可能指王浚嫡母荀氏。年

轻的华芳嫁给王浚时，其父业已故去。⑨ 但其父华衍

曾任侍御史，与王浚有同朝为僚的政治经历，职任也

具有相似性。综合两家联姻的具体情况，基本可以

推定：（一）两人联姻不是在其父的主持下进行的；
（二）王浚母身份卑微，在王氏家族恐怕没有“主中

馈”的资格，婚姻在王浚一方可能是自主完成；（三）
王浚以近不惑之年联姻华氏，和颍川荀氏家族一样，
都是钦羡平原华氏在洛京崇高的社会声望；（四）平
原华氏联姻太原王氏的考虑，虽非其父作出的选择，
但显然是其族人看重王浚的政治潜力。

颍川荀氏无疑是贾充的主要盟友。如果单从婚

姻情况来论，平原华氏屡次拒绝和荀勖联姻，自然应

该排除在贾充集团之外；王浚和华氏家族联姻，似乎

应该列于贾充的敌对集团。细究当时的实情，我们

发现，平原贵胄华歆曾孙恒为仓曹掾，恒父廙为贾充

所亲敬，史书称“朋党纷然”。瑏瑠 而华廙拒绝荀勖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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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原王氏的研究，参见［日］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个案研

究———太原王氏系谱考》，刊载于《法制史研究》（４），东京，日本

出版协同株式会社，１９５１。

⑦　胡志佳：《西晋王浚家族的兴衰及其人际网络》，载《逢甲人文社

会学报》，２００３（７）。
［日］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个案研究———太原王氏系谱考》，第

２０－２２页。

徐高阮：《山涛论》，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４１（１），

１９６９。还可参见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载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９（５）。

邵茗生：《晋王浚妻华芳墓志铭释文》，载《文物》，１９６６（２）；胡志

佳：《西晋王浚家族的兴衰及其人际网络》，第１４１－１６０页；拙

撰：《西晋士族的婚姻网络与交游活动》，载《南都学坛》，２００９（５）。
［日］福原啓郎：《西晋墓志的意义》，载《文史哲》，１９９３（３）。

据《晋书·王沈 传》载，王 浚 父 沈，母 赵 氏，参 见 房 玄 龄 等：《晋

书》，第１１４６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据《华芳墓志》拓片图一

二，王浚之父的名字在“汶”、“沈”和“沉”三字之间，模糊不清。

赵超释读为“汶”，墓志清理者及将之释读为“沉”，邵茗生从之。

分别见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１２页，天津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８；北京市工作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

清理简报》，载《文物》，１９６５（１２）；邵茗生：《晋王浚妻华芳墓志铭

释文》，载《文物》，１９６６（２）。按，揆之史传，应作“沈”。
《三国志·魏志·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载华歆有三子：表、博
和周。表有三子，廙、峤和澹。廙有三子：昆、荟和恒。澹子轶。

参见陈寿：《三 国 志》，第４０６页，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５９。但《晋

书·华表传》载华表有六子：廙、岑、峤、鉴、澹和简。《晋书》必有

所据。据《华芳墓志》，华歆子炳，字伟明，与华表（字伟容）为同

辈兄弟；炳子衍，字长胄，与廙（字长骏）为共祖兄弟；衍子酆、玑
均为华芳兄长，与华昆俱为敬字辈共曾祖兄弟。
《晋书·任恺传》，第１２８６页。



求婚于前，又拒贾充女婿韩寿为子求婚于后。荀、韩
两人皆为贾充党徒，华廙此举，导致其在政治上受到

明显受挫，先拒荀氏而免官，后拒贾氏未登台司。①

如果纯粹阅读史传，我们就会轻易得出平原华氏不

惜鱼死网破与贾充集团进行斗争的观点。但《华芳

墓志》的相关信息凸显出士族家庭更为复杂的生态

关系：华芳姊苕竟然在堂叔华廙拒绝联姻颍川荀勖

的情况下嫁给其子荀泰章。据《晋书·荀勖传》，荀
勖子组字大章，大章即为泰章，是平原华苕之夫。由

此看来，平原华氏家族的两个房支在面临荀勖求婚

之时意见相左：荀氏凭借显赫官位，势在必得，欲娶

华氏，华表一支坚决拒婚，而华表弟炳一支却虚与委

蛇，与之联姻。华芳父衍卒于太康六年（２８５年），荀
勖卒于太康十年（２８９年），②华衍嫁女荀氏，极有可能

是迫于荀勖的政治压力。婚姻抉择影响华氏家族

的政治仕途至为明显：华廙不顾仕途受阻的威胁，
毅然两次拒婚，由此可见，西晋士族通婚的条件固

然含有理性的因素，诸如存在门阀等级内婚制的现

象③、通婚与士族成员政治前途的博弈等，但还包

括成员主观性的抉择，如士族礼法、文化因素和人

物风貌的影响，等等。华芳姊妹分适王浚和荀组，
王浚和荀勖家族未能匡正乱世，唐代史臣 毁 誉 相

参，但根本上持否定性的意见。华炳房支未能进入

唐代史家的编纂视野，或许是华炳一支官爵不显的

缘故，也有可能是史家嫌恶其族遇人不淑而刻意删

减的笔法所致。
若将视野进一步拓宽，王浚族人王浑有重用平

原华恒之经历，又礼请荀勖子组为从事中郎，并称赞

其“交义贞洁，清识见称”。④ 征诸前事，晋阳王浑在

征吴过程中，功高位尊。然时人颇有不以为然者，
《晋书·周处传》载：“及吴平，王浑登建邺宫酾酒，既
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处对曰：
‘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

戚，岂惟一人！’浑有惭色。”太原王氏政治地位之烜

赫，却难掩时人悠悠之口。周处的肆意批评，显然是

针对王浑家族一度为曹魏政权所重用，王浑本人亦

曾为曹爽掾吏，而在魏晋鼎革之际叛曹亲马之丑事。
王沈因叛曹亲马而显耀于世，已如前述。由此可见，
太原王氏似乎隶属于贾充集团。⑤ 周处之讥刺王浑，
极易让我们联想庾纯之嘲讽贾充。晋武帝泰始八年

（２７２年），庾纯竟然在贾充举办的宴会上与之激烈冲

突，责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贾充欲用武力囚禁庾

纯，庾纯依赖中护军羊琇和侍中王济的救护方才幸

免。⑥ 我们发现太原王济在这次冲突事件中，站在贾

充的对立面，因此在次年一度被清出将相大臣的行

列。由此可见，太原王浑家族父子二代已经出现分

属不同阵营的情况。结合平原华氏和太原王氏的具

体情况，足可想见其时家族成员选择归属党派之灵

活随意。
太原王氏在西晋党争中的复杂态势，还可从齐

王攸事件中窥见一斑。太康三年（２８２年）齐王攸出

镇青州，不过是西晋诸王就国、移封出镇国策的硬性

规定⑦，却引发西晋高层的激烈争执，争执主要体现

在博士和高官两大官僚层面。《晋书·庾纯传》记载

了八位博士（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以

及庾纯父子）和尚书省（朱整等）在齐王攸问题上的

争斗。王氏家族（包括王浑）在这个问题上选择对抗

贾充集团的方针。《晋书·王浑传》载王浑谏书凡五

百余言，切中肯綮，武帝不能采纳。同传载王浑子王

济亦陈请，又使公主与甄德妻长广公主稽颡武帝，请
留齐王攸。⑧ 齐王攸之争的结果是齐王攸本人以三

十六岁的盛年卒于太康四年（２８３年），支持他的官员

多数受到降职、免官的处分甚至有忧郁而死者。⑨ 太

康三年（２８２年）王济即因忤旨由侍中（三品）左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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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晋书·华表传》，第１２６２页。

分别依据《华芳墓志》和《晋书·荀勖传》。

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型态研究》，第３６－
４１页，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０。也有认为西晋士族婚姻未将

门第列为首要条件者，参见李金河：《魏晋隋唐婚姻型态研究》，

第４７页，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５。
《晋书·荀勖传》，第１１５９页；虞世南：《北堂书钞》，第２４５页，北
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９。

学人指出，王沈与羊祜、荀勖、裴秀、贾充等人结成共进共退的家

族集团，参见胡志佳：《西晋王浚家族的兴衰及其人际网络》，第

１４１－１６０页。按，胡氏的论断是基于婚姻资料得出的表象结论，

失之简单。
《晋书·庾纯传》，第１３９７－１３９８页。关于这起冲突，参见徐高

阮：《山涛论》，第９８－９９页。

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

１２３－１４０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世说新语·方正篇》注引《晋诸公赞》载，“齐王当出藩，而王济

谏请无数，又累遣常山主与妇长广公主共入稽颡，陈乞留之”。

李慈铭对此进行校订，以为王济妻为常山公主，长广公主夫为甄

德。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２９１－２９２页，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５。

齐王攸之死，笔者以为是晋武帝所为，参见《晋书·齐王攸传》、
《晋书·五行志》。关于齐王攸事件的讨论，参见徐高阮：《山涛

论》，第１１２－１１６页；仇鹿鸣：《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

折》，载《学术月刊》，２００８（１１）。



子祭酒（五品），后在齐王攸卒之次年复为侍中。① 种

种迹象，显示西晋党争氛围下士族生态之复杂多样。

二

王浚经营幽冀地区的力量凭借酝酿于三王举

义、征讨赵王伦期间，发展壮大则是凭借对成都王司

马颖的军事胜利。永康元年（３００年），王浚都督幽州

诸军事，但幽州民政大权却掌握在幽州刺史石尠之

手；②永兴元年（３０４年），成都王颖以心腹和演代替石

尠，企图一举铲除王浚势力。王浚在乌桓单于审登

的合作下进行反击，剿灭成都王司马颖精心部署的

和演势力，史家评价和演破灭对成都王颖的打击是：
“演死而颖之势孤，遂以覆败。”③王浚领幽州牧，从此

实现了对幽州地区民政和军政的双重统治。④ 光熙

元年（３０６年），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

军事，领幽州刺史，次年表封段务勿尘为辽西郡公，
假大单于印绶，标志着他成为河北地区的最高行政

长官。永嘉四年（３１０年），王浚兼领冀州；之前丁绍

领冀州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似乎仅为州兵。⑤ 王浚经

营幽冀等河北地区长达十余年。建兴二年（３１４年）
王浚兵败被杀，其心腹颍川枣嵩降附石勒，其间有一

段关于王浚用人的谈话，史载，

　　石勒既克蓟城，问枣嵩曰：“幽州人士，谁最

可者？”嵩曰：“燕国刘翰，德素长者。北平阳裕，
干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
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为明公擒也。”勒方

任之，裕乃微服潜遁。⑥

这段谈话的表面内容是，王浚不能拔擢幽州人

士，以为己用，遂致覆亡；更深层的含义是指王浚不

能充分整合幽冀北方诸州的社会资源，大族贤达散

居乡野，对国家事务漠不关心，正是西晋末年永嘉乱

后北方士望的群像特征。征诸史籍，枣嵩对王浚用

人的评价有失实之处。以刘翰和阳裕而论，王浚并

非“不能任”，而是有任用的迹象：《晋书·慕容皝载

记》虽然记载，“刺史和演辟为主簿。王浚领州，转治

中从事，忌而不能任”；《通鉴》却记载，“王浚从事中

郎阳裕，耽之兄子也，逃奔令支，依段疾陆眷”。由此

证明，枣嵩的话没有反映王浚用人的实情。据王浚

本传：“刘琨大为刘聪所迫，诸避乱游士多归于浚。
浚日以强盛，乃设坛告类，建立皇太子，备置众官。
……时燕国霍原，北州名贤，浚以僭位事示之，原不

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愤怨，内外无亲。”王浚杀霍

原事，《资治通鉴》系于愍帝建兴元年（３１３年）十一

月，必有所据，但对于“避乱游士”归于王浚的时间，

表述不明，仅仅记载为：“初，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北

依王浚，浚 不 能 存 抚，又 政 法 不 立，士 民 往 往 复 去

之。”⑦《通鉴》将避乱游士归于王浚的时间笼统的记

为“初”，是求稳之笔法。西晋末年，帝国失序，中原

大地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局，士庶经常性的迁徙，是战

乱时代的移民常态。⑧ 在这种背景下，士望庶民向王

浚集团的人才输入是不分时间不分地域的，当然也

因为王浚的经营策略，士民力量的大量输出也经常

发生。因此，《通鉴》将王浚力量强弱转换的时间节

点定为比较模糊的“初”，或许正是这种乱象的反映。

实际上，北部中国士望民众的迁徙是有规律的

行为。就４世纪初叶北部地区士望的迁徙情况而

言，共有两次较大的迁徙活动。第一次较大的迁徙

活动是永嘉五年（３１１年）刘聪攻破西晋都城洛阳，刘
蕃、卢志等投靠并州刘琨，史言“人士奔迸者多归于

琨”⑨。同年，刘琨上表猗卢为代郡公，又遣族人刘希

合众于中山，王浚所统幽州的代郡、上谷、广宁等地

的民众争相归顺，多逾三万。王浚、刘琨本来俱为司

马越在北方的战略部署，是司马越集团在北方的中

坚力量。瑏瑠 但刘琨领并州面临的最大敌手是刘渊军

团，并州诸将大多随前任州牧司马腾东下，百姓亦随

之就食，余户不满二万，决定刘琨在军事上只能依靠

地缘较为接近的鲜卑拓跋部。魏晋时期正是鲜卑诸

部的政治发育达到较高阶 段、发 生 转 折 的 关 键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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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见《二十五史补编》，第３３３１页，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
《晋书》、《晋方镇年表》均误为“石堪”，兹据墓志改定，参见《石尠

墓志》、《石定墓志》，收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１５－
１７页。

吴士鉴、刘承幹：《晋书斠注·王浚传》，第６页，吴兴刘氏嘉业堂

刊，１９２８。

关于都督与刺史之关系，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卷中

《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１０３－１１０页，台北，中研院语言

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１９６３。
《晋书·良吏·丁绍传》，第２３３７页。
《晋书·慕容皝载记附阳裕传》，第２８２８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愍帝建兴元年”条，第２７９７页，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５６。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见《长水集》，第１９８－２２３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晋书·刘琨传》，第１６８１页。

田余庆：《释“王与马共天下”》，见《东晋门阀政治》，第１－３１页。



期。① 军事力量软弱但具备合法地位的并州刺史刘

琨，与力量强大但无合法地位的拓跋部，形成互惠互

利的共生环境。② 永嘉四年（３１０年），刘琨与拓跋猗

卢结为兄弟，表其为大单于，并以代郡封之为代公，
这起表封事件正是对王浚表封段部鲜卑事件的回

应，拓跋部因此和段部鲜卑一样获得西晋政府赋予

的合法身份。但拓跋部与王浚集团的发展空间存在

交叉之处，代郡首当其冲。其时代郡为幽州所领，而
非并州所辖，刘琨以王浚统领的属地划给猗卢，同时

迁五县民众于陉南，雁门一带颇有依附于王浚的乌

桓人。乌桓和鲜卑虽有相同的语言、文化和习俗，但
族源可能不同，更有各自不同的活动空间和社会利

益。③ 刘琨此举，从土地和人力等物质资源上削弱了

王浚势力，进而垂涎冀州，引发与王浚的冀州之争，
直接造成刘、王同盟关系的破裂。第二次较大的迁

徙正是刘、王交恶所致，即王浚本传所言的“刘琨大

为刘聪所迫，诸避乱游士多归于浚”，刘琨大为刘聪

所迫，发生在永嘉六年（３１２年），是年七月晋阳陷于

刘聪之手，刘琨在猗卢的相助下，驱走刘聪势力，据
守阳曲。《晋书·王浚传》所言的时间节点应该正是

此年。王浚经营幽州长达十四年之久，领冀州二年，

在河北地区的惨淡经营，绝不会因为杀霍原一事导

致其依靠力量旦夕之间就变得众叛亲离。因此，有
必要将王浚经营幽冀地区的力量凭借，复原出来。
今排检史籍，考订王浚都督河北诸军事的力量凭借，
简表如下：

王浚凭借力量简表

姓名 里贯／族群④ 任职 关系 资料出处

薄盛 太原／乌桓 青州刺史 羁縻 《晋书·王沈附浚传》

崔毖 清河东武城 东夷校尉 姻亲 同上

大漂滑 鲜卑 亲晋王 联盟 同上

大屠瓮 鲜卑 亲晋王 联盟 同上

杜群 平原 部属 《资治通鉴·晋纪·愍帝建兴元年》

段疾陆眷 鲜卑 联盟 《晋书·王沈附浚传》

段末柸 鲜卑 联盟 同上

段文鸯 鲜卑 部属 同上

段务勿尘 东部鲜卑 辽西郡公 姻亲 同上

封悛 勃海蓨县 冀州主簿 部属 《资治通鉴·晋纪·怀帝永嘉五年》

封抽 勃海蓨县 幽州参军 部属 同上

高柔 勃海蓨县 司空掾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韩咸 从事 部属 同上

郝袭 乌桓 联盟 《晋书·石勒载记》

何奈虎 匈奴 别将 部属 《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十二

胡矩 燕相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续表）

姓名 里贯／族群 任职 关系 资料出处

胡毋翼 泰山 部属 《晋书·慕容廆载记》

华荟 平原高唐 太常 姻亲 《晋书·王沈附浚传》

渐裳 乌桓 联盟 《晋书·石勒载记》

靳市 乌桓 联盟 同上

渴末 乌桓 亲晋王 联盟 《晋书·王沈附浚传》

孔纂 鲁国 部属 《晋书·慕容廆载记》

李縆 河南尹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李恽 并州 青州刺史 羁縻 同上

刘摶⑤ 北海太守 部属 同上

刘根 督护 部属 《晋书·河间王颙传》

刘翰 燕国 尚书 部属 《晋书·石勒载记》

刘既 勃海太守 部属 同上

刘亮 勃海太守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刘胤 东莱掖县 勃海太守 部属 《晋书·刘胤传》

刘翔 平原 部属 《资治通鉴·晋纪十》

裴宪 河东闻喜 北中郎将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祁弘 乌桓⑥ 别将 部属 同上

日律孙⑦ 拓跋 右贤王 联盟 同上

阮豹 陈留尉氏 中山太守 部属 同上

邵举 魏郡安阳 冀州刺史 部属 《晋书·石勒载记》

邵续 魏郡安阳 绥集将军 部属 《晋书·邵续传》

邵乂 魏郡安阳 督护 部属 同上

审登 乌桓 单于 联盟 《晋书·王沈附浚传》

审广 乌桓 联盟 《晋书·石勒载记》

宋该 平原 部属 《资治通鉴·晋纪十》

苏恕延 姻亲 《晋书·王沈附浚传》

孙纬 督护 部属 同上

田徽 并州 兖州刺史 羁縻 同上

田矫 并州 部属 《晋书·石勒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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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６（６）。

范兆飞：《永嘉乱后的并州局势———以刘琨刺并为中心》，载《学
术月刊》，２００８（３）。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２５－４４、１６５－１６６页，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６２。

里贯可考者，予以标出；族群为汉人者略之，为非汉族群者予以

标出。
《晋书·王沈附浚传》载，“前勃海太守刘亮、从子北海太守摶，司
空掾高柔并切谏，浚怒，诛之”；《资治通鉴·晋纪·愍帝建兴元

年》载，“前勃海太守刘亮、北海太守王摶”。按，北海太守是刘摶

还是王摶，存疑。

田余庆：《代北地区乌桓与拓跋的共生关系》，见《拓跋史探》，第

１２７－１２９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日律孙一人多名，周家禄认为，“当作日利孙”。见吴士鉴、刘承

幹：《晋书斠注·王浚传》，第８页；田余庆主张为六修，参考《代
北地区乌桓与拓跋的共生关系》一文，收入《拓跋史探》，第１５６
页。



（续表）

姓名 里贯／族群 任职 关系 资料出处

王斌／象 冀州刺史 部属 同上

王昌 督护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晋书·段匹磾传》

王堪 车骑将军 部属 《晋书·石勒载记》

王申始 别将 部属 《晋书·怀帝纪》

王悌 燕国 长史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荀绰 颍川颍阴 从事中郎 部属 《晋书·荀勖传》

荀藩 颍川颍阴 留台太尉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晋书·荀勖传》

荀组 颍川颍阴 司隶校尉 部属 同上

阳裕 右北平无终 从事中郎 《资治通鉴·晋纪十一》

游畅 广平任县 部属 《资治通鉴·晋纪十》

游纶 广平任县 主簿 部属 《晋书·石勒载记》

游统 广平任县 司马 部属 《晋书·王沈附浚传》

枣嵩 颍川长社 尚书 姻亲 同上

张豺 部属 《晋书·石勒载记》

朱硕 部属 同上

朱左车 会稽 部属 《晋书·慕容廆载记》

　　兹依靠上表对王浚在河北地区的力量凭借进行

剖析。毫无疑问，这个表格的人员构成和王浚的真

实势力存在相当大的出入，笔者的搜检也可能存在

遗漏之处，但必须指出，古史编纂过程中的“加减法”
显然是传统史家对文献资料金淘沙拣的过程①，该过

程反映了传统史家对古史的认知、记忆和重构。这

些记忆碎片的有机整合基本反映了王浚经营河北地

区、整合社会资源、并以之对抗石勒军团的力量基

础。王浚的力量凭借具备以下几种型态：联盟、羁

縻、统属及姻亲关系。其中联盟关系存在于王浚和

异族势力之间，羁縻则是王浚对待乞活等流民势力

的方式。上表可考实者六十余人，其中鲜卑七人，乌
桓八人，从王浚和成都王颖尤其和石勒互为攻守的

过程来看，段式鲜卑、乌桓突骑正是王浚主要依赖及

合作的军事联盟。在鲜卑和乌桓异族势力之外，王
浚在非常时期不排除援引匈奴和拓跋人来对抗石勒

军团，其中拓跋猗卢子日律孙正是在段部鲜卑背离

王浚的情况下，成为王浚拉拢的合作伙伴。
王浚都督河北诸军事所吸收的汉人力量构成，

颇为复杂。其中有司马虓在冀州的部分势力，转化

为王浚的力量凭借，譬如曾经担任司马虓冀州督护

的田徽之后成为王浚统辖的兖州刺史；其中也有司

马腾的部属势力，如随司马腾自井陉东下的州将李

恽、薄盛。其中田徽里贯不详，但他可能和李恽、薄

盛同为乞活，乞活势力和近乎乌合之众的一般流民

大相异趣，其显著特征是部众团结组织坚整，并州乞

活更是令晋末诸方势力纷纷侧目的流民集团。② 《希
古楼金石萃编·晋袁君残碑》碑阴载有两列文字，列
首分别为“□□”“故吏”的字样。袁氏为谁，墓文残

剥，难以考知。而故吏一列皆是太原士望，显而易

见，袁氏曾经担任太原郡的官吏。其故吏共计十四

人，其中十三人姓名可以考知，其中就有薄兽。③ 薄

氏为居于太原的乌桓人，可证西晋地方用人并无种

族畋域之见。大批乌桓人进入并州核心地区，或始

自曹操迁三郡乌桓于晋阳时。④ 其时活跃于河北地

区的乞活皆为王浚所羁縻，而这股势力原为并州刺

史司马腾的州将，即为西晋地方军的主要构成，其后

由于司马腾身死邺城，转化为流民势力。其时尚且

活跃的并州乞活势力尚有田甄、田兰，⑤郭茂倩《乐府

诗集》引《乐府广题》云：“并州大姓田兰、薄盛斩（汲
桑）于平原，士女庆贺奔走道路而歌之。”由此看来，

田徽和田甄、田兰很可能俱为并州大姓。司马腾卒

后，并州乞活失去司马腾的政治靠山，遂依靠王浚假

署的政治资本，以求生存发展；王浚未必能够全然控

制河北地区的各种汉人力量，遂羁縻司马腾军事力

量，因地制宜，假署官号，扩充实力。

王浚凭借力量中，部属凡四十五名，在人数上占

三分之二强，实际作用虽然不一定和数量多寡成正

比关系，但在史传中出现的王浚部属显然构成王浚

都督河北诸军事的汉人基础。在可资探讨的汉族大

姓中，郡望可考者三十一人，如勃海郡三人：封悛、封
抽和高柔；平原郡三人：杜群、刘翔和宋该；颍川郡四

人：荀藩、荀组、荀绰和枣嵩；魏郡三人：邵续、邵乂和

邵举；广平郡四人：张豺、游畅、游纶和游统；燕国二

人：刘翰和王悌；另外，陈留、河东、会稽、鲁国、泰山、

·３４１·

◇ 史学经纬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晋书》史源的讨论，参见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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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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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北平、清河诸郡各一人。这些汉族士人的郡望分

布较为广泛，如果不计乡贯未详的人物情况，大致涉

及十二郡的十八个家族。据《晋书·地理志》，勃海、
平原、清河俱为冀州统领，燕国、右北平为幽州统领，
广平、魏郡、河东为司州统领，鲁国、颍川为豫州统

领。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发现王浚依靠的汉人势力

体现出地域性的特征：整体上处于分散态势，但又相

对集中，这些士人相对集中地分布于三个地区：幽冀

地区十人、司豫地区十二人、并州地区四人。三个地

区合计二十六人，占全部汉人依靠力量的８４％。在

这三个地区中，司豫士人又占相当大的比重，成因大

概有两条，一是司豫地区是西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士人荟萃，学术昌明，时有“豫州人士常半天下”之

说①二是王浚家族数代累积的人际网络与社会资

源②。幽冀地区和并州地区的人物也比较多，一方面

是西晋地方行政用人的制度性规定，即州府僚佐本

籍他籍兼用③，同时立足于王浚家族的社会资本。
另外，王浚依靠的汉人势力还体现出血缘性的特

征：其部属中姻亲和亲族是第一层势力圈，王浚家族的

通婚状况大致通过《晋书》列传，尤其可以根据《华芳墓

志》得以很大程度的还原，已如前述。值得一提的是，
史传记载王浚“为自安计”，联姻鲜卑段部及苏恕延；④

墓志中提到的婚姻对象又多为史传所阙如：这种不约

而同的史料增删正是唐代史家不同旨趣的表达和反

映。汉人姻亲皆在王浚集团中举足轻重，清河大族崔

毖担任东夷校尉，是左右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关键人物；
颍川枣嵩，是王浚经营河北地区的核心人物。在王浚

汉人势力中，多有同族人物一起担任部属者，如勃海封

悛、封抽俱为东夷校尉封释之子；刘亮、刘摶为叔侄关

系；颍川荀藩、荀组同为荀勖之子，荀绰为荀勖孙；广平

游纶和游统为兄弟，游畅亦属同族。太原王氏和颍川

荀氏的关系非同一般，应当渊源于荀勖家族和王沈家

族都党于贾充的政治经历；颍川荀氏在王浚府中举足

轻重，自然在情理之中。勃海高氏从冀州迁往幽州，欲
依托王浚求发展，其后因为王浚政令无恒，转依东夷校

尉崔毖，正说明王浚笼络北州大族不力，但同时必须注

意崔毖任东夷校尉正是王浚经营东北亚地区的人事

动作。另外，王浚凭借的鲜卑段部和乌桓等异族势力

也呈现出血缘性特征。
中原士望迁向东北地区的过程多是以刘琨集团

或王浚集团为跳板，鉴于刘、王集团政治法度的朝令

夕改以及军事战争的节节败退，刘、王集团的士人大

批涌向东北慕容政权或拓跋政权，进一步破坏北部

中国胡汉力量对比之均衡。司马光评论王浚不能存

抚士人云：“初，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北依王浚，浚不

能存抚，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复去之。”⑤司马光的

评论和上引枣嵩的论断具有相合之处，结合上表，我
们发现确实有部分士人如平原士望宋该、杜群和刘

翔，勃海封悛、封抽等都是先依靠王浚，然王浚不能

存抚，士 民 旋 即 离 去。但 需 要 注 意 的 是，查 核《晋

书·王浚传》，并无王浚“不能存抚士人”的描述，仅
有“士人愤怨，内外无亲”之语；形成对照的是，稽考

《晋书·刘琨传》，却有“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的记

载，《世说新语·尤悔篇》、邓粲《晋纪》均有类似的记

载。笔者怀疑《资治通鉴》对王浚的记载笔法是“嫁
接”了历代史家对刘琨用人的印象。王浚所属士民

群大体流向鲜卑慕容部，一消一长，兼以王浚不能联

合诸方镇力量，晋末危局更是雪上加霜。

三

永嘉乱后，八王交攻，刘、石铁骑横行并冀等地，
北方士庶出现三个迁徙方向：或衣冠南渡，或迁向东

北，或举族构坞。西晋社会以郡或州为地域单元形

成的士族交往圈分崩离析。王浚被石勒掩杀，刘琨

败走并州，晋室在北方的部署势力基本上宣告瓦解，
至若邵续、段匹磾等人犹能领幽冀诸州，但没有雄厚

的力量凭借，亦无法统支持，覆亡指日可待。两晋交

替之际的方镇人物，有轻有重，刘琨、王浚即为决定

北方时局的关键人物，其倚重的社会势力和军事力

量各自不同，却在手段和目的上异曲同工，都能够立

足西晋行将崩溃的现实状况，坐镇一方，以夷制夷，
整合社会。进言之，刘琨继承了前任司马腾刺并的

经营策略，依靠处于上升期的拓跋族，对抗刘渊集团

之匈奴人；王浚则是联合鲜卑族中的段部势力，对抗

附翼刘渊集团的石勒势力。士族群体在国家政治出

现巨大分裂的情况下，亦会相应地傍依于不同的政

治势力呈现出参商分化的态势。就北部中国的并幽

冀三州而言，汉末以降逐渐凝成的地域共同体，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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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或州为地域载体形成的士族交游网络在西晋乱局

的强烈刺激下呈现出崩坏之势。从刘琨和王浚经营

北部中国力量凭借的实际情况分析，不唯同州同郡

的士族共同体出现分裂，同一家族的不同房支也出

现分裂之势。这是刘琨、王浚经营北部中国的相似

之处。但就刘琨、王浚分别经营并州和幽冀二州的

缘起、过程及影响来看，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为进一步了解两晋交替之际的北方局势，兹就刘琨、
王浚督镇的情况试作比较。

其一，督镇缘起。刘琨、王浚二人之家族俱为西

晋社会的巨姓强宗，两人皆有党于西晋权贵贾氏之

经历，皆有认同司马越盟主地位之往事，皆有地位显

赫的通婚之家，皆有雄厚可观的社会资本。但在督

镇一方的缘由上，有所不同。王浚之政治起家，得力

于其先祖附翼于贾氏集团的紧密关系。王浚因缘际

会，在元康初与黄门孙虑秉持贾后密令，谋杀太子司

马遹，其后因功封宁北将军、青州刺史，又能在宗室

内乱中韬光养晦，积蓄力量，最终凭借对成都王司马

颖的军事胜利，奠定其在幽州地区的统治地位。刘

琨于光熙元年（３０６年）接替司马腾领并州刺史，迄于

建兴四年（３１６年）被石勒攻陷并州，逃奔段匹磾，前
后经营并州逾十年。刘琨之领并州，得力于其兄刘

舆在司马越面前的强力推荐，以及刘琨与并州士族

的良好关系。① 刘琨任北面之重，正是要应付并州匈

奴人的严重威胁。刘琨任并州牧，是地方军政大权

的和平过渡，与王浚通过武力攫取截然不同。
其二，力量凭借。刘琨、王浚都能立足本地区已

有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就力量依靠而言，基本上都

囿于本地汉人力量的大幅下降，②采取以夷制夷、远交

近攻的策略，利用辖境边缘的异族势力对付处于心脏

地带的异族威胁。西晋时期并幽冀诸州的居民结构

各自不同：并州汾河流域主要由匈奴人构成，而桑干河

流域则有拓跋人的渗透；幽冀地区的情况是，右北平、
渔阳和上谷一带是北侧的乌桓人与南侧的汉人之间

的分水岭，鲜卑人则分布在稍北的区域。③ 居民结构

决定晋末方镇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当然也决定他们

联盟伙伴的选择，必然各有差异。刘琨经营并州的策

略，基本延续前任司马腾的部署方针，尤其在联合代北

拓跋势力的表现上更加深入：遣子为质以求信任，割地

献疆以表忠款，封官加爵以示威望。王浚经营幽冀二

州的方针，与前任没有任何延续性特征；王浚能够联合

鲜卑突骑，主要是自身能动性的体现，王浚通过政治婚

姻的手段，嫁二女给鲜卑贵胄，表其为亲晋王，显示王

浚较为灵活多变的经营策略。王浚的这种做法应当

是师法东汉建安年间袁绍嫁家人女子予乌桓单于踏

顿、并矫制授予单于印绶的故智。王浚和刘琨对待异

族的差异就在于王浚没有划割土地给鲜卑段部，永嘉

四年（３１０年），刘琨以代郡拓跋猗卢为代公，并以陉北

五县让之，至少有五十万拓跋人进驻此地：这直接改变

桑干河流域多种部落杂居的居民结构，雁北一带由诸

族错居变成以拓跋人为主的聚居区。这是王浚和刘

琨交恶的诱因，根源却在于刘琨和王浚的冀州之争。
在此之前，刘琨和王浚同属司马越集团的中坚分子，刘
舆、刘琨兄弟与司马虓争夺豫州兵败，俱奔河北，正是

王浚“资以兵马”，并与刘琨通力合作，使司马虓从温羡

手中获得冀州刺史的位置，④甚至在建兴元年（３１３年）
仍有“幽、并二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进行联合作战

的军事部署。⑤ 就两方镇的灭亡道路而言，王浚以童

谣而杀北州名贤霍原，司马游统因赏罚通石勒；刘琨以

猜忌杀令狐盛，长史李弘据并州叛刘琨，无疑是《晋书》
记载二人“不能存抚”、“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的鲜活

注脚。
其三，声名荣辱。王浚和刘琨作为西晋朝廷在北

部中国极为重要的方镇部署，对北方胡汉社会的有机

整合厥功甚伟，两人卒后声名各有荣辱沉浮，不同之处

是刘琨在姻亲兼僚佐温峤等人的申理下，迅速恢复盛

名；但王浚身后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而是在身死

六十余年后才得到“兴灭继绝”的待遇，其从子道素被

封为博陵公。刘琨、王浚均有党于平阳贾氏之经历，刘
琨最为人诟病者即为“飞缨贾谧之馆”；而王浚则党于

贾后，有屠杀太子司马遹的行径。但贾氏败亡后，刘琨

与王浚暂时归属不同的宗室人物：刘琨从属于声称“为
太子报仇”的赵王伦府；而王浚则为赵王伦对付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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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经纬

①

②

③

④

⑤

范兆飞：《永嘉乱后的并州局势———以刘琨刺并为中心》，载《学
术月刊》，２００８（３）。

譬如，有的学者断定并州胡族的总人口数，要大于汉族人口，参见

廖幼华：《晋末太原刘琨败亡之基本形势分析》，载《国立中正大学

学报》，１９９４（１）；罗新：《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

合》，第１５页，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９５。
［日］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４１８－４２６页，李凭等译，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
《晋书·宗室传附司马虓传》，第１１０１页。吴廷燮《晋方镇年表》“冀
州刺史”条漏司马虓，收于《二十五史补编》，第３４３１页。司马虓领

冀州，亦有逐冀州刺史李义而代之说，诸说辨析请参见《晋书斠

注·惠帝纪》，第２５页。
《资治通鉴》“愍帝建兴元年”条，第２７９９页。



敌手。刘琨身后的声名沉浮，与东晋政府对待北方局

势的态度密切相关。刘琨身后声名，有一个从下降到

上升的变化过程。王浚的身后名誉，却呈现出直线下

降的趋势。王浚恶名的由来，主要源自四个方面：一是

参与谋杀太子遹的政治活动；二是援引鲜卑突骑对付

西晋政府的经历；三是王浚僚佐中没有在江东立足从

而表其功劳者；四是有矫制假立太子的僭越事迹。与

王浚相比，刘琨在八王之乱的格局中，置身事外；虽有

援引拓跋骑兵之例，但主要是针对刘石军团；刘琨幕僚

中，颇有在江东建有不世功勋的人物。凡此皆为刘琨

名望上升之原因。最堪注意者，刘琨亦有部属劝其称

帝的离奇经历①。发生在王浚、刘琨身上的“称帝传

说”，显然根植于“晋少贞臣”的政治环境②，同时也是

北部中国华夏正统消解、民心离散、帝国崩溃的真实写

照。一正一反，王浚、刘琨皆以督镇北方，任北面之重，
以司马越部属的法统地位自居，却名声各异，值得

玩味。
要言之，晋末乱局，北方浇漓，胡汉各种力量出

于种种因素面临重组和整合，并幽冀三州的局势变

动决定士族家庭的盛衰荣辱、北方地区的社会流动

乃至两晋交替的历史进程。三州中的胡人势力以鲜

卑、匈奴为最，拓跋、羯族踵其后，尤其在匈奴坐大并

州的情况下，太原王氏由于各种机缘，不可避免地出

现分化，其中王浑家族与匈奴族亲近，而王浚家族则

依靠鲜卑段部，抵御羯族。平原华氏和王氏一样，不
同房支出现不同的政治际遇。王氏、华氏复杂多变

的士族生态，是权力争衡下北方士族发展轨迹之缩

影。西晋帝国北方问题的累积与爆发，由宗室内乱、
政治党争扩大为民族矛盾。胡族崛起，辄有驱除。
匈奴之兴，羯族之起，八王之乱的纷繁芜杂，王浚、刘
琨的惨淡经营，皆为十六国粉墨登场之驱除。北方

纷乱时局的历史内容，正是胡汉力量消长变化的真

实反映。堪值注意的是，这个转化的过程是曲折复

杂的，其复杂性体现在非汉民族如何摆脱华夏帝国

传统因素的制约，中原士望如何能够决绝地背弃汉

地传统的影响，剥离秦汉以降汉人正统观的“自然属

性”，从而走上建立非汉政权的道路，这无疑又是一

个耐心寻味的问题。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魏

晋北朝并冀二州士族群体比较研究”（１０ＹＪＣ７７００２４）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奇）

①　《晋书·刘琨传》，第１６８１页。

②　《十七史商榷·晋书》，第４４８－４４９、４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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